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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会新春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回到乡下，踏着月色，独自在
野外闲走，心里仿若装满了月光，
分外的恬适宁静。早春二月的旷
野，依然阒寂无人。风很硬，吹在脸
脖上，还有些许凉意。“吹面不寒杨
柳风”，那只是诗人的想象，抑或浪
漫。只有小峪河的水在“哗哗”地流
着，若音乐，穿透时空，深入人的心
灵与骨髓。这种时候，我常常会在
脑中翻捡一些旧事，但翻捡的结
果，大多如古人所云是“事如春梦
了无痕”。于是，索性什么都不想，

只在田野河滩信步闲走，让月色浸
透全身。不觉又想，有时闲走也是
一种享受呢。

如果四周再响起一些虫声，如
“听取蛙声一片”中的蛙声，“油蛉
在菜畦中歌唱……”的油蛉声，抑
或蝉声、蟋蟀声，那又会是一种什
么情形呢？不用说，自然是神仙
般舒坦了。其实，在我们日复一日
的生活中，没有虫声的日子已经
很久了，我们实在需要一些虫声，
需要一些天籁，来润泽我们那颗
荒芜了的心。尤其是生活在大都
市里的人们。

记得小时候，夏夜里，常随了
大人们到河里去捉鱼、逮螃蟹。行
走在田间小径上，或者蒿草丛生的
河滩上，夜风吹着，望着高邈的天
空上的星星，心中便是一片的澈
明。有时，大人们谈论一些乡间的
轶闻野事，谈论一些神鬼狐狼，却
只觉好听有趣，并不怎么害怕。间
或，什么也不谈，只默默地在路上
走，耳中便盈满了虫鸣。蛙声（尽
管青蛙不算昆虫，但在我童年懵
懂的心里，我把它的叫声也划进
了虫声的范围）自不待说，那是夏
夜虫声世界的主旋律。此外，可听
到蝼蛄叫，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虫
子在叫。总之，是极热闹的。我们
的脚步声响在哪里，哪里的虫声
便如落潮般息了下去 ；等我们走
过，原来声音平息的地方，便又像
涨潮的春水，嘹亮起来。用“此起
彼伏”，或“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
容夏夜虫鸣的热烈，我想也是确

切的。可惜，那时我年幼，不解虫
鸣的野趣。待到明白了这些，我已
离开了那块生长虫声的地方。夏夜
值得一记的还有在禾场上纳凉，那
也是倾听虫鸣的好时光。但至今忆
起来，也是一片的渺茫。依稀间，只
有萤火虫从眼前飞过，至于虫声，
已和夜风中飘过的荷香一样，永远
地留在了梦中。

此外，蝉鸣和蚂蚱的吟声，也
是夏日里难得的天伦之音。尤其是
黄昏，漫步林间，看夕阳衔山欲坠，
斜晖遍地，听着悦耳的蝉鸣，觉得
人生于世，能和自然和谐、默契，也
是一种欣慰与美丽。至于蚂蚱，则
可于酸枣丛中、于收过麦后的田野
捕而得之，用麦秸编一精致小笼，
挂于室内，或挂在门框上，便可时
不时听到优美的歌声。鸣蝉餐风饮
露，本性高洁，不宜养活。而蚂蚱则
可饵以葱叶，或南瓜花，便足以使
这小虫活命。有时，欲听蚂蚱高亢、
激越之声，则可饲以辣椒，蚂蚱的
叫声便异常的洪亮。

在乡间经常可闻的还有蟋蟀
的叫声。那得等到秋日。秋天的时
候，白日黑夜里，到处都可听到它
的歌声。人们称它为秋虫，实在恰
当不过。蟋蟀的叫声，如琴如瑟，
如丝如缕，让人很易伤感，也容易
使游子怀乡。台湾诗人余光中在
其 诗 作《 蟋 蟀 吟 》中 就 曾 这 样 写
道 ：“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厨房里 /
怯生生孤零零添了个新客 / 怎么
误闯进来的，几时再迁出 / 谁也
不晓得，只听到 / 时起时歇从冰

箱里的角落 / 户内疑户外惊喜的
牧歌 / 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 /
清脆又亲切。颤悠悠那一串音节
/ 牵动 孩提时薄薄的记忆 /……
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 / 一去
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其殷殷
的思乡之情，溢满字里行间，让人
唏嘘不已。蟋蟀是一种好看的虫，
亦可饲养，一入秋，窗前床头就会
有它美妙的琴声，给人如水的心
境中增添一缕纶音，也实在是一
件惬怀的事。

读古书，我常为昔人对物候变
化的感悟力所震动，又为他们的非
凡想象力及创造力所倾倒。比如他
们发明的“夏”和“秋”字，就是一只
凝然不动的蝉和鼓翼欲跳的蟋蟀。
想必古人对这两只虫及其鸣叫也
是情有独钟吧。蝉一鸣，夏天就来
临了。而蟋蟀一歌唱，就意味着是
秋季了。蝉我不知道，蟋蟀可以算
得上是地道的中国虫了。从中国最
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亦可窥见
它的影子。

坐在都市的水泥楼里，行进在
喧嚣的街道上，我的耳畔常常响起
乡野的虫声——那种带着泥土的芳
香，混合着庄稼气味的虫声。无论是
唧唧的蟋蟀，还是吱吱的蝉鸣，抑或
蛙鼓、纺织娘的歌声……它们都让
我感动。我们已日益疏远了庄稼，疏
远了土地，我们还要疏远那醉人的
虫鸣么？漫步旷野，面对一地水样
的月色，面对就要惊蛰的土地，我深
深地叹了一口气。

（肖像作者 ：陈亮）

泾河川的桃花 （组诗）

◎邵小平

泾河川的桃花

泾河川，麦田的绿地毯绵延数百里
十万桃树，十万女子乐坊
庞大的乐团，盛大的演出

曲子犹有《高山流水》 《阳春白雪》
《十面埋伏》 《化蝶》 《梦的衣裳》
仿佛笛子曲、二胡曲、古筝曲
古琴曲、琵琶曲、扬琴曲
婉转、悠扬、欢快、激情
芳香的音符，连空气也有了温度

小鸟激情捧场，蜜蜂热烈追星
泾河怀揣灵魂的镜子
照见了一个人内心的冲突
他只是过客，在返回灵台的旅途上

沙尘暴越过六盘山，沿泾河川
而下，它是春天的另一场演奏
只经过一个夜晚，就不见了踪影
留下十万桃树，十万女子乐坊
星光灿烂，风华国乐

麦田速写

一株麦子在抽穗

一镰麦子在用力
一镰麦子在抽穗
一垄麦子在用力
一垄麦子在抽穗
一地麦子在用力
一地麦子在抽穗
一个春天在用力

麦芒般扎人的阳光在用力
一犁深的雨在用力
乡村媒婆一样的小南风在用力
还有花蝴蝶
用力，从路东飞过路西去了

同时用力的
还有我摁在纸上的
墨水欲滴的笔尖

林场工人

以林场为中心
就像风以树冠为中心
绿色的漩涡
就是心中之澜

每一次黑夜之后
不让一棵幼树走丢
每一根火柴经过
一根树枝也不许出声

屋后有萝卜地
林下有小鸡跑
干净的面板
散发泉水的味道

背靠着林怀抱着林
林场人养大的这片云

在天边
也在心空

不常去热闹的城里
偶见观光者闯入, 你一时的羞怯
和木讷, 像林下忽闪忽闪的
溪水，反射日子的明亮

山水田林路

“山水田林路
综合治理”——
乡村土墙上, 曾经常见的一幅标语

白石灰刷的
字迹已经斑驳, 被雨冲淡
像那个年代的印痕，可记忆中
它就是意境优美的
一句诗——

前面冠以综合治理
山水田林路，从人的心出发
也经过了手的纹理

山水田林路，五个字
组成一个村庄, 也许是一个县
一个省, 甚至一个国家

山水田林路到我家
它代表着幸福的捷径
山水田林路到我诗中
也许它还代表一个人

草原遇马

我遇到三匹好马，一匹雪白
一匹黧黑
另一匹为枣红色

其他两个在旁边吃草
它却对着小水洼照自己的影子
——我正要给它照相
它清澈的眼睛忽然躲闪起来
扭头一个漂亮的转身
扬起好看的鬃毛

跑向远处 玛曲草原在它蹄下
逐渐展开
它腾跃美的臀体划出的弧线
就是天下黄河第一弯

“留下骏马，把草原骑走”
我夏草一样的欲望
被秋风很快平息

题剪纸 ：奔马

独马奔跑，九马奔跑，一群马在奔跑
这样的奔跑没有道路和土尘
没有无边草原

这样的奔跑甚至没有“嗒嗒”蹄音
却能以急骤的节奏
重重敲击你的心壁

这样的奔跑来自一把剪刀
在纸上创造出的
风声和力度
以及一个人内心的广阔世界

邵小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诗集《金口哨》 《邵小平短诗
选》 《一条河总想上岸》。主编有

《平凉新诗选》 《风雅颂灵台》丛
书。获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金鼎
文学奖”、首届甘肃黄河文学奖、平
凉市多届崆峒文艺奖等。

冬天，我歌唱
■祁念曾

迎着撕裂人心的北风，
我在冬天歌唱，
即使无人倾听，
即使得到的只是冷笑，
我也用心中的一丝热流，
勇敢地抗拒冬的猖狂，
为了让每一个过冬的人，
都满怀信心和希望。

我歌唱燃烧的篝火，
汗水打湿的花香，
还有不断延伸的道路，
和熠熠生辉的星光，
无论冬雪飘飞多少次，
春天也将微笑多少次！
 
我轻轻地歌唱，
用两鬓白发，
用热血满腔，
走过泥泞的原野，
走向明媚的春光。
 
雪落着，
我在冬天歌唱。

一场雪
■谢龙钟

没有谁
一挥手
让五颜六色的大地
变幻成一望无际的洁白
 
房子成为白色的蘑菇
人和车辆
在童话里出没
 
鸟飞过
一面白色锦绣
又隐没于锦绣的白色
 
天大的宣纸
人们兴奋成跳跃的形象写意
泼墨的山水
红色的花朵
都被肆意挥洒
 
一场雪
再不可能像唐诗宋词
那样安静
纷纷扬扬的雪花
已经盛开了
一片天地

向着乡村振兴出发
■马敏丽

像轻轻走过的微风
让道旁的柳树妙手回春
漫山的桃花争奇斗妍
把我的心儿一次又一次唤醒
 
漫步在乡间小路
丝丝清风吹拂春天的诗行
清脆的鸟鸣敲打我的心窗
六川河的水哟
和泥土一样清香

在春风里
迈开雄健的步伐
向着乡村振兴出发

高亚平 ：陕西长安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诗
文2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 《草
木之间》 《长安物语》 《爱的四
季》 《静对落花》 《岁月深处》 

《谁识无弦琴》 《时光背影》和
长篇小说《南山》。曾获中国报
人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
散文奖、丝路散文奖等。

平凉


